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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那么，我们……我来尝试介绍一下这部经。正如月称菩萨所说——月称，印度那烂陀的一位伟大学者——他说，如果你还没有达到菩萨初地，你就没有资格讲经。你没有那个能力和资格来讲经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才出现了论疏，也就是对经的注释。在印度，在佛法传入西藏之前，早就有无数的注释被撰写出来了，早得多。一旦佛法传入西藏，藏人就把大量的经和论都翻译了出来。当然，藏族学者们后来也用自己的语言写了自己的注释，而藏族的注释呢，向来是充满争议的。比如说，隆钦巴写的注释，卡尔玛噶举派、格鲁派或萨迦派不一定接受，不一定尊重。但在西藏，凡是印度人写的东西，他们几乎是盲目接受的——大多数藏人对古印度的佛教学者都有一种特别深厚的崇敬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在印度，印度人写的注释也一样，就像西藏一样，龙树菩萨写的东西，其他学派或其他学院也不一定接受。

    这就是佛陀在印度教法的大背景。他教了很多次。如果你想做个大致的分类，按主题或按时间……他教了一些主要关于让人远离负面思想和行为的内容，从实际角度讲，就是最紧迫、最直接的需要——你知道，他不想让人们做很多坏事，越陷越深。所以在这个范畴里，他教了业力、轮回、善行、恶行，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出离心。然后，他向更高层次、更成熟的听众教了无我，基本上就是空性的教法。是的，空性。这当然要高级得多——大多数人理解不了。大多数人喜欢听善恶、功过。所以空性的教法是专门给特定听众讲的。当然这必然会引发争议，那些无法理解空性的人自然会有异议。然后他教了第三类，更进一步——即便是空性，他说，什么见地都没有，包括空性本身也不要执着，连空性也不要，没有任何见地。当他谈到没有见地，他就开始谈到功德、品质，在那里他也许教了如来藏、佛性等等。

    但总的来说，所有这些教法，尤其是第二类和第三类，都非常难以理解。所以几百年之后，注释就变得不可或缺了，一些真正伟大的注释家出现了——比如龙树，还有弥勒，也就是未来佛。但你要记住，当我提到龙树、弥勒、月称这些名字的时候，你得记住，我是受了藏人的影响。这些人，比如龙树、月称，他们是那烂陀大学的英雄人物，你懂吗？那烂陀的人去了西藏。巴利传统的大部分内容从来没有传入西藏。所以如果你去缅甸、斯里兰卡，他们可能根本不怎么提龙树或那些人，他们有自己了不起的注释家。不过，龙树、月称这些人的大量著作受到了藏人的重视，传入了西藏，现在又传到了这里。

    而我们在谈论这些东西的时候，这可不是小事，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事。我们谈的几乎是一整个文明体系。比如，在藏语里我们经常谈到中观，大多数藏人都会大肆吹捧中观有多伟大，诸如此类。但如果你真正看人口数量……唯识，不是中观，唯识——另一个学派——可能有更多的追随者。唯识是另一个学派。虽然唯识也来自那烂陀，那烂陀既有中观也有唯识，或者叫瑜伽行派，有时我们叫它瑜伽派，跟唯识是一回事。比方说，中观在中国并没有那么显赫，是有这个教法，但远没有在西藏那么突出。而中国佛教要大得多，古老得多，比佛法在西藏兴盛要早好几百年。中国早就有佛教了。事实上，我们有些藏文经典还是从中文转译过来的。

    在中国，正如我刚才说的，有一位非常非常有名的中国僧人，玄奘，他去了印度，把无数的教法带回了中国。这两个传统都深刻至极，令人叹为观止，两个传统都有了不起的人——比如无著、世亲，这些都是非常伟大的人。但有一点，经是佛教的圣经。最终，权威来自经，因为那是佛陀亲口所说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提到，也许可以不是真正地讲，而只是向你们其中一些人介绍一下这部经。比如《心经》——你们有做《心经》吗？是的。《心经》属于我刚才说的第二类和第三类，是极其极其重要的经典。

    《心经》……如果你们读过的话，有没有葡萄牙语版？有啊，好的。如果你们读过，可以看到，整个故事发生在一座叫灵鹫山的小山峰上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……有点像巴西举办的地球峰会——非常非常重要的峰会，像是一次大型会议，由佛陀亲自主持。那里有伟大的舍利子、观世音菩萨，以及无数其他的菩萨和有情众生，他们讨论的主题放到今天也极其切题。他们讨论的根本不是行为准则，不是戒律，没有任何受时代、文化或地域限制的东西。他们探讨的是：是什么让人不快乐，是什么让人受苦。最后得出的结论是：执着于自我。那么自我在哪里？于是他们开始拆解它——通常我们说"我"、"自我"，其实是在指色、受、识，五蕴之类的东西。最终，连色法都被拆解了：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如此这般，整个自我就被彻底瓦解了。

    在经文的结尾……就是这样了。这就是唯一的出路。这是最好的良药。这是最殊胜的咒语。你们记得，在结尾处……这就是结论。这是所有人的解决方案。如果你不想受苦，你就必须去思考这些。而这部经，我们说的只有两三页。如果你想要长一点的，有八千颂。想再长一点，有二万颂。还想更长，有十万颂，分十二卷。我相信你们这里一定有。而那已经是我们在佛陀涅槃后所能找到的全部了，因为据说原本还有多得多的内容。即便是我们现有的这些，龙树菩萨也不得不从龙王的领地带回来——它在人间已经失传了，被毁掉了。但我们现有的十万颂全都已经翻译成了藏文，现在他们还在努力译成英文，中文当然早就有了。

    还有一部非常著名的经，叫《金刚经》。我觉得人们翻译错了，在西方，我记得在俄罗斯大概是1930年代就有了翻译，就那样……通常被叫作"金刚经"，但这个翻译是错的，它实际上的意思是"能斩断金刚的经"，也就是"金刚能断经"。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经，里面有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句子，大约三十页，满是不可思议的智慧。很多经也是以对话、问答的形式展开。我最喜欢的一段是：佛陀问须菩提，佛陀教过法吗？须菩提说，没有，佛陀从未教过。然后佛陀说，妙极了，就是这样——佛陀从未教过任何东西。还有非常非常深刻的句子，《心经》、《金刚经》都是，在中国、日本非常流行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相当确定，世界上第一次印刷现象发生在中国，世界上第一件印刷品就是《金刚经》，"金刚能断经"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它现在藏于大英博物馆。还有禅宗那句话——"路上见佛，当下杀佛"——这些表达的风味与精髓，你可以看出，正是因为这些经典的缘故。佛陀从未教过任何东西。

    这些经的风格其实相当精彩。如果读者的心是开放的，真的可以从中学到很多。比如《金刚经》开头，是非常非常细致入微地描述佛陀如何折叠袈裟，如何洗涤钵盂，如何把它放在某处，极其精微的戒律描述。然后到了结尾，佛陀问须菩提：佛陀庄严吗？我们知道，据说佛陀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极为庄严。当佛陀问须菩提"佛陀庄严吗"，须菩提说：不，佛陀没有庄严。就好像把你脚底下的地毯一把抽走一样。

    我现在想简单介绍的这部经，在中国等地也是非常流行的一部经——《圣维摩诘经》，全名叫圣维摩诘经，是一部大乘经典。我想这部经在中国受到极高的崇敬，他们甚至画了壁画来描绘经中发生的实际场景，非常美。

    大家一定都知道，经典总是以"如是我闻"开头，这是阿难的宣言，是佛陀的堂弟说的话，这句话本身就极为深刻。它说的是，这是我所听到的——至于佛陀是否真的这样说，他并没有声称，他说的是：我听到了这些。这里有一种谦逊，但同时也是一个极为深刻的陈述，因为无论你听到什么，都只是你的听取。即便你在和某人说话，不管是父母、朋友、家人、电视……都只是你在做那个听的动作，你以为那是别人说的，但你也只能如此。

    然后，紧接着，在某种类似声明之后……有点像免责声明——"如是我闻"，但紧接着他就说明了地点和时间，通常他说"一时"。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陈述——"一时佛说如是如是"，意味着在另一个时候他可能说了不同的东西。这相当重要，因为有很多经里面佛陀说"我曾是一只兔子"、"我曾是一只猴子"、"我曾是一位国王"，好像存在一个有自我的"我"；而另一些经里面又说：什么是"我"？什么是自我？自我根本不存在。

    总之，我想这部经是在毗舍离，一个叫毗舍离的地方，在一片树林里。通常这些经典大多发生在树林里。就是这些树林——而且那里聚集了很多比丘、菩萨、证悟的有情众生、普通人、国王和神祇。通常经典总是以这种大背景开始，有详细的描述，然后列出所有人的名单……

    与会者当中有观世音菩萨、摩诃罗尼、文殊师利、弥勒，他们都在场，还有很多很多其他人。就在这时，发生了一件事——有一群年轻人，来自离车族，其中一位名叫宝积。宝积带着大约五百名随从前来拜见佛陀。那个场景一定美极了，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手持宝石做成的华盖，作为供养佛陀的礼物。然后——重点来了——佛陀把所有这些华盖合而为一。不管怎样，这是弟子们的感受，这很重要。他们所有人都感受到，整个宇宙，乃至超越宇宙的一切，全都在同一把华盖之下。

    然后，宝积向佛陀提问：这些信众都已发心皈依，将修持菩提心，终将证悟。那么当他们证悟之时，会拥有怎样的佛土？佛陀给出了一个很长的回答，说这不净的、凡夫有情所居的普通世界，就是佛土。这已经在讲大乘的细腻之处了，直接谈到了不二。因为佛陀说：布施就是在这里圆满的，持戒就是在这里圆满的，忍辱就是在这里发生的，精进就是在这里发生的。那么，还能去哪里寻找佛土？这里就是佛土。这是非常深刻的教法，也就是说，涅槃并不是某个外在的地方。

    经中还发生了很多不同的事情。比如，在教法期间，舍利弗心里生起一个念头：为什么我们释迦牟尼佛的佛土——这个大地——如此不净？佛陀以他的一切智，知晓了舍利弗心中所想，于是问道：如果一个盲人看不见日月，那是否意味着日月不存在？对此有很长的讨论。不管怎样，这就是这部经的背景，这是序分。

    好，话说五百位离车族人——还记得吗，他们带着华盖来的——来自某个地方，有一座很大的城市，叫做毗耶离城。他们五百人来见佛陀。但在那座城里，有一位菩萨，名叫维摩诘。这就是我们的主角。毗耶离城的维摩诘不是一位比丘。孩子们，他有妻子、有侍妾、有宫殿。他非常非常富有，而且极具影响力，连天神和阿修罗都来向他请教。他也非常忙碌，照顾各种各样的人——病人、穷人……不管怎样，他生病了。他身体不好。

    他身体不好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来探望，问候他的状况——天神来了，婆罗门来了，鬼王来了，所有人都来了。龙王来了，龙族的王，都来问候他，因为他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。每当探访者前来慰问，他就给他们讲法——很长很长的开示，讲这个身体是多么不可靠，这身体是脆弱的，是无实质的；讲身体就像水面上的泡沫，迟早会破裂；讲它就像海市蜃楼……总之，他就是这样，一一给来访者讲述身体的无实质性与无常，诸如此类。

    好，回到毗耶离城。佛陀对舍利弗说：好像维摩诘生病了，你去问候一下他，差不多就是礼节性地问一下他的情况。然后舍利弗有些勉为其难地对佛陀说：我不去。因为有一次，我正在树下打坐，这位离车族人——维摩诘——走过来跟我说话，然后对我说："舍利弗，不要这样打坐。"然后他发表了一大通很长的评论：如果你真的非要打坐，那你就既不应该专注，也不应该不专注，然后你就打坐。如果你真的坚持要打坐，那你打坐的同时应该做各种事情——行走、饮食，什么都做——我才建议你打坐。他说，反正，你为什么要打坐？我猜是因为你想证悟。那他说：如果你不舍弃轮回却能安住涅槃，我才建议你打坐。如果你想把轮回甩掉，那就永远不要打坐。如果你能安住于涅槃，你就打坐；但如果你想把轮回甩掉，那就不要打坐。他说……总之，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话。所以他说，那就是他说的，所以我不去。

    然后佛陀转向目犍连——他的主要弟子之一，舍利弗和目犍连，这两位比丘总是形影不离——目犍连想了想，也说：我不去。因为有一次，我在一大群人面前讲法，然后维摩诘出现了，他就这么闯进来说……总之，维摩诘对他说："你给这些有情众生讲法，应该讲空性。"基本上他的意思是：如果你知道实际上并没有任何教法在发生，那你就应该讲；如果听闻只是在世俗层面上发生，那你就应该讲；如果你知道根本没有什么教法、听闻、理解，那你就应该讲。总之，他就在公开场合说了这些，然后我就失去信心了，目犍连说。而且他说，其实……他说得也没错。所以我不去，我不要再去拜访他了。

    然后佛陀转向迦叶，又一位大人物，迦叶也不想去。他说，因为有一次他去专门向穷人托钵——因为穷人需要积累功德——然后维摩诘又出现了，说："迦叶，你这样专门挑穷人托钵，实在是不对。你太偏颇了。而且，托钵是为了化缘食物，你应该只有在知道根本没有食物可寻的时候才去托钵；当你去托钵的时候，应该意识到根本没有地方可去，然后再去托钵。"如此种种，每一段评论都非常长，我只是在大致总结。不管怎样，他拒绝去了。

    这些都是了不起的人，他们一个接一个，都不想去。还有一位，他也不去——他也拒绝了。他有一次去维摩诘家里托钵，你知道维摩诘怎么做吗？维摩诘把我的钵填满了美食，但在把钵递给我之前，他说了一番话。他说："须菩提，只有当你了解一切法平等……"然后是一大段话。他说："须菩提，只有你不断除贪瞋痴，却又不被它们所染污，我才把这食物给你。"听到这一切之后，须菩提心想：我怎么向佛陀汇报？我怎么继续下去？十方一切都好像变得昏暗了。然后他把钵一扔，转身离开了，说：我就是没办法去，就是去不了。他就发了那通脾气，所以我现在回不去了。但实际上，在这一段还有更长的内容……好，下面还有好几位。

    佛陀又开始请其他几位阿罗汉和菩萨，他们全都拒绝了。佛陀请自己的儿子罗睺罗去，他也拒绝了。因为他说，有一次他游化托钵，很多年轻人走近他，说："哇，你是王族之子，本可以成为释迦族的国王，你是佛陀的儿子，现在你看，你却出家为僧，放弃了这一切，真是太了不起了。出家为僧有什么好处？"这些年轻人问罗睺罗。罗睺罗心想，太好了，年轻人对出离心感兴趣。于是他热情洋溢地开始讲出家有多么殊胜，如何如何好。然后这位维摩诘又出现了，又插进来，打断说："罗睺罗，你不应该讲这些。"维摩诘说："因为出家实际上没有什么好处。"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法。他说，"好处"——当你谈到好处的时候，你是在谈因缘和合的现象：你种下这个，这个种子就长出来，如此这般，但这是无常的。任何无常的东西都是完全不可靠的。出家的全部意义，就是超越因果。当你超越因果，就没有什么"好处"了。出家的全部意义，就在于没有好处。他基本上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所以罗睺罗也没有去。

    然后佛陀请阿难陀。他也拒绝了，因为他说：有一次，佛陀您有点不舒服，我就进城去寻找牛奶。维摩诘看见了我，向我行了礼——对，其实维摩诘总是向所有的僧众行礼——维摩诘向我行了三次礼，然后问道："尊者阿难，您为何在此？"阿难说，佛陀有些不适，所以我来取牛奶。维摩诘说，哎，你不应该这样说！佛陀怎么会生病？佛陀从不生病。你这是在诽谤佛陀。他说，你不要去跟别人讲。总之，阿难听了，非常惭愧，因为……他说得也没错。

    然后佛陀试图请弥勒去。这又是很重要的一位——弥勒是一位天神，因为他现在身处兜率天，在那里教授天神。维摩诘出现在天神的境界，几乎是质问他：你不是应该在下一世成佛吗？你的下一世——所谓"下一世"，到底有没有过去、未来或现在？所以他基本上是在谈轮回，因为他的意思是，如果你认为它是未来，那就不对；当然，过去是不对的，现在也是不对的，总之如此。

    之后又有好几位菩萨，再之后，终于轮到文殊师利了。文殊师利要去了。于是整个……消息传开，文殊师利要去见维摩诘了！所有人都想听，这两位见面会发生什么，就都跟着去了。就这样，全部人都去了。

    如你所见，这部经就是这样生动活泼。实在太可惜了，经典从来没有人真正去读，因为确实有点难读，而且看起来非常重复，表面上重复……剩下的部分，我会尝试读一读，看看能做到什么程度——很难读，没法集中……总之，这一切的精髓，都是由佛陀引导的，你们还记得那把华盖吗？他把一切都放在了同一把华盖之下，整件事情都已经由他预先安排好了，已经暗示好了。这是很多大乘教法的讲授方式。

    关于文殊师利和维摩诘之间发生了什么，我来给你们预告一下：有一个很重要的场景，两人都沉默了，没有说话，这正是重点所在。这个传统在禅宗中得以保存——就是那样坐着，不说话，什么都不做，因为只要你做了什么，你就犯了错误。

    所以，如果有问题……我们这节课不能提问，否则维摩诘可能就会出现了。

    这有点跟这部经有关。有人想知道菩萨和佛陀之间有什么区别，以及单靠修持巴利文经典，能否证悟，还是说只有借助大乘经典才能证悟？

    三乘当然都能带你走向证悟……今天早上，您谈到了我们拥有的幻觉，或者说，我们如何……

    我们是多么执着于试图修补轮回，也正因如此，我们被从当下分散了注意力。在他的修行过程中，他注意到我们有这种"正在进步"的幻觉——当我们修行的时候，我们会把自己的证悟放在未来某处。所以他想问：有没有什么对治方法，能让我们把这个幻觉从背上卸下来——这种按时间线进步的幻觉？

    只要认清这一点，其实已经是相当好的对治了。但你还是要跟习气宣战。所以你必须持续地打这场仗，用同样的战术，不断重复，保持连贯，做大量随机的事。

    那我可以问一下，"随机"是什么意思？

    就是没有理由的。习惯性模式，很多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正当理由——我们为什么做我们所做的事。当然有一点点理由，但那些理由也站不住脚。比如"打发时间"，你知道吗，打发时间——为什么要打发时间？时间反正会过去的，它正在被消耗，然后就是等待、安排日程。但现在我们完全陷在这张网里，想出来太难了。比如日程安排，你知道吧，比如明年去某个地方度假。这已经开始给你带来压力了，因为你所有的事情都必须按那个计划来。一切都得赶，都得弯，都得取消，因为你订了那家酒店。这就是我们跟习气战斗的方式。

    禅宗有很好的方法，非常深刻。禅寺会让你去打扫厕所一百次，哪怕已经很干净了，还是继续打扫。还有把米粒和硬币放在盘子上，观想曼陀罗供，这也是对治习气的好方法。同时也没那么难，因为实际上，如果你真的能坚持一下，习气其实是非常脆弱的。但要安定在某个习气里，是会有困难的。

   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教授，关于毗玛拉弥陀的，而他理解得很正确。毗玛拉弥陀试图打破每一个念头，试图不让人执着于任何处境、任何教法，或任何评论。但这个学生感到内心有一种冲突——所有的教法都以某种方式指向那里，但他就是没办法那样感受，没办法那样修，所以他甚至不知道从哪里开始，来请求帮助或者停止。

    这显然是大乘的……你知道，这是什么来着，教导胜义谛的经典。所有相对层面的修法，从来没有被否定过。记得吗，佛陀接受了那些华盖，而且非常欢喜。所以所有的修法——顶礼、献花、供香、华盖——这才是佛法之美。这可能是佛法最美妙的地方。

    世俗谛与……我不该说"共存"，它们其实是同一件事。对空性有一些局部理解，谈论空性，这在许多其他宗教里也有，西方哲学里也有。像尼采这样的人，他们讲一种局部的"一切都是你的心"，"一切都不如它所显现的那样存在"。他们是这么说的。

    但接下来呢？你就在咖啡馆抽着大雪茄、喝着浓咖啡，打发时间，跟人聊了好几个小时，然后回家，陷入抑郁——也就这样了。

    但在这里，你不仅可以做，你应该做，你必须做所有这些看似有神论色彩的修法，比如献花、绕行佛塔等等。而神奇的地方在于——这正是佛陀所说的——因为一切都不具有真实存在的本性，正因如此，你供一朵花，哪怕只是一朵花的花瓣，你就能积累功德。

    明白这个逻辑吗？这是一种非常惊人的逻辑——正因为是空性，所以你才能积累功德。

    后来也有人说，对于那些能够接受空性的人，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可以接受的，因此道路会变得非常开阔。同一位上师可以对某人说，去菩提伽耶，在那里做供养，你会有很多功德；而对另一个人，同一位上师会说，观想菩提伽耶就在你的房间里，在房间里绕行，你有同样的功德。两种都被接受，没有矛盾，一种不比另一种低。但上师对第一个人说去实地，是因为对于那些还无法消化"一切都是你的心"这个道理的人——佛法就是这样运作的，佛陀的教法就是这样运作的。

    好，我们来做回向。有人请求一个密续传承，我明天早上来做。明天是非常吉祥的日子。早上如果我来得及，会继续读一点这部经，大概九点左右。下午会有一些让我们的珍贵人身变得有意义的内容。好，眩晕了。

  